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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风俗性解读：山东人尚侠性格
在武戏《打登州》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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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打登州》是一出反映瓦岗寨众多英豪生活的豪侠戏，本戏塑造了一系列豪

侠类人物形象。《打登州》保留了完整的江湖礼仪，其程式化戏曲元素不仅再现瓦岗

寨好汉理想的交往细节，还呈现出古典礼节的优雅与节制之美。其中，秦琼的衰派老

生角色，切合了众多遭受磨难而雄心不倒的男性心理。杨林的武净角色凸显出其游走

于江湖与权贵之间的特殊身份。史大奈的个性属于花脸，其豪放单纯的个性，延续了

山东人猛浪、纯净、幽默的传统性格。尚侠作风构成了山东省民众的民间想象，《打

登州》设计出的乡村乌托邦情境，促使剧作超越审美境界而具备观念性和民俗性价值。

京剧《打登州》在艺术上保留了公案戏的悬疑性，其乡情的愁绪化格调突显了乡民交

游的土俗化风格，而其艺术缺失则代表了中国戏曲的共性，简单的程式化格局无以消

弭观众的审美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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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打登

州》影碟资料可知，这出戏共十场，剧情并不复杂。

隋朝末年，靠山王杨林因与秦琼从前比武，败于秦琼

霹雳锏下，从此怀恨在心。时值程咬金等瓦岗寨聚义，

杨林派王周将秦琼由历城县提至登州问罪。秦琼起解，

宿三家店。差官王周原是罗成及秦琼亲戚，欲释秦琼。

秦琼以义气为重，不忍连累王周，故不从。瓦岗寨好

汉史大奈同住此店。三人计议，先由王周押解秦琼会

历城，再在历城县施救。秦琼解至登州后，杨林为解

长叶岭败于秦琼的心病，决计用虬龙棒打杀秦琼，为

王周阻拦。杨林定于八月十五日先让秦琼四门游街，

再以虬龙棒处死秦琼。是夜，程咬金、徐茂公、罗成、

王伯党、尤俊达、史大奈等瓦岗英雄乔装打扮，混入

登州城，杀败杨林，救回秦琼。《打登州》的当代性

体现在其文化价值远大于艺术性。

1     戏曲程式化再现瓦岗寨好汉理想的交往细节

《打登州》所融化的情境，以细节呈现的方式再

现了山东民众的生活习惯。后世山东人有继承这种文

化传统的现象，尤其是晚清山东义和团活跃时期，本

土民众多有仿《打登州》情貌而攻打教堂的行为。

（1）末路英雄秦琼的形象凸显衰派老生的情貌。

秦琼从一出场即显露出了他的囚徒身份，其言行举止，

展示的是虎落平原、龙遇浅滩的悲情之美。如第二场，

王周率差官押解秦琼上，秦琼作为衰派老生，其唱词

透露出凄凉之美。

将身儿来至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头。一

不是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来争斗，

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老爷的恩情有，舍不得衙

役们众班头。难舍街坊四邻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

白了头。娘生儿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

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

叫一声解差把店投。[1]

《打登州》突出的是秦琼的侠者身份。中国武戏

的观剧氛围很特别，以农民和市民为主体的观众群体，

始终视古代的侠客人物为一种固定的审美对象，侠客

人物的非生活化角色定性相对固定，从而成为大众欣

赏和仰慕的社会和武戏角色。

秦琼的英雄气体现在细节中。秦琼见到史大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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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是往昔欢会的瓦岗众英豪，“拜上了瓦岗众豪强，

头一家拜上了魏老道。”戏里体现了身为豪侠的史大

奈和官气十足王周的对抗，两人斡旋基于在性格上与

秦琼的对比。史大奈趁王周写信之时起身踢他王周一

脚，其行径宛如儿童游戏；面对秦琼的呵责，史大奈

的辩解则是“一路之上，受了风寒，有些个转筋哪！”

史大奈的无赖口吻和游戏言辞正好映衬了秦琼肃煞的

悲情。在《打登州》里的秦琼是老生，属于正角式英

雄，史大奈为花脸，以其性格滑稽而转入丑角式英雄，

两厢对比则相得益彰。《打登州》体现衰派老生秦琼

的没落气质以一系列的挫折与灾难为前提。衰派老生

的顿挫风范是以其反复受挫为戏剧表征。秦琼的第一

挫折是肉刑，在店家即被店小二吊起后，秦琼的唱词

映衬出衰派老生凄凉之境。

想我秦琼，困在三家店中，好不愁煞人也。三家

店中，上了刑，龙困沙滩难以翻身。马渴了思想长江水，

人到难中想起宾朋，头一家，想起了那魏老道，二一

家想起了徐茂公。任邱县内王君可，金甲童环二兄弟，

鲁明星来鲁明月，还有熊山的小罗成，眼前若有罗成在，

哪怕杨林有百万雄兵，老天爷啊！ [2]

秦琼并非士绅，其身上毫无儒家思想熏染过的痕

迹，他生活在一种以弟兄好汉为主体的世界里，其中

的亲情和友情压倒了王法。在秦琼情义压服一切的价

值观念统摄下，其周围的人似乎皆沾侠气。先说王周，

得知秦琼和罗成是姑表亲后，旋即改变了态度，认同

一家人，并为秦琼松绑，戏曲仍然体现细节决定情节

的惯性。为秦琼松绑的细节不仅强化了剧情，还使剧

场氛围由激烈的铁血对抗，转折到了柔情的家族和睦。

此时的王周性格陡转，由往昔仇家转变成今日亲人，

瓦岗派和杨林派两大对立集团的力量对比渐尔变更，

迫使整个剧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劝秦琼乘此时

无人逃走了事。秦琼却一反常态，以侠者身份拒绝了

王周的请求。秦琼之谢绝，王周之无奈，反过来重新

削弱了瓦岗寨势力，戏剧对立进入力量移摆的抗衡之

状。

《打登州》以先悲后喜、先抑后扬为特征，悲情

戏占据了开首的主体，而尤以秦琼命运之衰为象征。

秦琼挨打后卧床不起，王周独会秦琼，两者的对唱体

现了衰煞之境。

秦琼：“千层浪里翻身转。……百尺高竿又复还。

叫那老贼一棒将愚兄坠死，也免贤弟挂心哪！”王周：

“蛟龙正在沙滩困，忽听春雷响一声。但等八月十五日。”

王周接唱：“定与老贼论高低。”[3]

从帝制时期的礼法规则来看，杨林擒获秦琼后本

可立杀立决，从而消灭对立面，杨林未杀害秦琼为的

是惜其武艺，他令秦琼当众演锏是出于戏剧冲突的需

求，并非战术构成的历史真实，于是才有了这场戏中

之戏，即在主干戏中表演演锏舞戏。秦琼舞锏一场戏，

秦琼以优美锏舞演绎其其内心苦情，其心理活动亦呈

复杂之态。

老大王在较场令传下，不由得叔宝怒气发。早知

道老贼的势力大，不该在辕门耻笑他。我本当不把这

锏来耍，又恐怕老贼罪名加。减头去尾把锏耍，千岁

台前将令发。[4]

秦琼舞锏犹如《鸿门宴》中项庄之舞剑，在一种

罪感中完成了其苦闷和无奈的舞蹈，突出体现出衰派

老生的颓唐气质以及英雄末路的悲壮氛围。舞锏实出

无奈，但是，其舞蹈反映人物命运的根性恰在于获得

求生的机遇，所以，舞锏之举并非纯然将沉重心理表

现于缓慢迟钝锏法之表象，而是别有寓意，寄托有丈

夫伸屈、蟠龙有志的东方式大丈夫情态。

《打登州》的时间焦点在八月十五日夜晚。此时

间段实有时空结合之双重代表，不仅体现了出剧情的

时间细节，还烘染出一种安静祥和的典型环境。《打

登州》出现了第二次戏中戏。王周已由原来的杨林义

子王周改成了亲近瓦岗寨派系的“罗周”。

夜战登州城一场戏，突出了秦琼民运的转折，还

体现出审美元素的巨大落差。秦琼人在登州，心在瓦

岗：“长叶岭前一时错，事到头来受折磨。贤弟何事？”

王周则凡事操心，胸有成竹：“今日十四，明日乃是

八月十五，二哥大街之上游玩一番。”特殊时间细节

唤醒了起蛰伏心底时日良久的豪情，秦琼内心世界中

的瓦岗寨是一种超脱了民间小众心理期待域限的乌托

邦境地，其与众兄弟在一起厮混集体生活，在可隐括

后世义和团集体生活的处事通则。“登州城困住了秦

叔宝。走过来，行过去，好不心焦。唉！十三省中拿

贼盗，豪杰四海美名标。这屋漏竟遭连阴雨，船到江

心折橹篙。”[5] 秦琼以是囚徒，其心境难以摆脱沉重

的压抑之状，而淡淡的英雄气，凝结成一种哀怨悲凉、

苍劲沉郁的人格气象。秦琼的气质带动全剧散出一种

悲天悯人的苍郁气度。秦琼的侠客身份体现的是受到

抑止的状态，更有悲凉风。晚清义和团众信服此戏，

与其受到教民刻薄而心情抑止同出一辙。

（2）杨林的豪侠本性渗透出武净的做派。杨林是

皇家贵胄，本应养尊处优，享受富贵优雅的王公生活，

但此人有鲁人的血性且兼具侠人品格，戏曲中的杨林

以盖世英豪的面目出场。

《打登州》突显了武器崇拜的情貌。靠山王确有

一条足以惊魂的虬龙棒。虬龙棒为兵、刑混合武器，

兼具王权威严，且为杨林尚武精神的符号。然而，《打

登州》表现的是双方皆为豪杰的江湖理想，杨林转化

成江湖人性格的豪杰或枭雄则在所难免。若说杨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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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擒秦琼尚有官报私仇的痕迹，而随后事态的发展却

说明杨林并未褪尽英豪本色。《打登州》第八场突演

杨林枭雄本性，而其豁达大度、豪情未泯之性格竟不

输瓦岗英豪。

杨林见关押良久的秦琼身体仍然精壮而质问王周，

王周狡辩 “乃是监发。”杨林并未斤斤计较地审问王周，

反倒夸奖王周辩得倒也干净，而杨林性格中宽厚一面

尚无止境，他以仁爱之意问讯秦琼的武艺，则展示出

杨林爱才惜才的内在美情。

杨林：“久闻你秦门双锏舞得盖世无敌，耍来孤

家一观。”秦琼：“不值千岁一观。”杨林：“哪有

许多闲言。”命令王周将秦琼刑具撤去：“双锏交付

于他，当面演来。”[6]

杨林珍惜秦琼锏法，不仅因为秦琼技艺高超，还

以其有一套杨林渴望目击的“霹雳锏”。秦琼之“霹

雳锏”已先在精神层面上征服了杨林，有锏在握的秦

琼在客观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是杨林的手中囚徒，

二是杨林的精神偶像。此时在杨林和秦琼之间出现了

心理角逐上的交织局面。杨林占有权力和地位优势，

秦琼攫居了精神和武艺胜面。所以，在秦、杨二人的

较量过程中，呈现出精神的拉锯战。两人的对话自会

充满玄机与锋芒。

杨林：“久闻你秦门双锏，盖世无双，今日一见，

不足为奇。”秦琼：“小人马上还高。”杨林：“啊！

你莫非有逃走之意呀？”秦琼：“小人不敢！”杨林：

“哼！我谅你也不敢。”命令王周：“赐他老马一匹，

背插红灯三盏，倘若逃走，照灯追赶。”[7]

《打登州》安排乔装打扮后的瓦岗寨众英豪皆赶

到登州城，秦琼虽然背插三盏红灯，仍用鹞子大翻身，

跨上黄骠马，演示豪侠本色。这场戏是秦琼的翻身戏，

他一反衰派姿态，抖擞精神进入正生。“来了瓦岗众

英豪，站在较场高声叫，杨林啊！敢与秦琼比英豪。”[8]

受制于戏曲角色定位之限制，杨林的净角性格略

呈单纯之态。杨林自唱：“坐在较场用目睁，瓦岗寨

来了众贼兵。尤俊达，单雄信，徐茂公保定了程咬金，

一概儿郎俱不怕，我单怕燕山小罗成。人来与爷你就

带能行。”[9] 杨林的豪杰性格促使他定要以公平的较

量与秦琼比出高低，反映了《打登州》剧作者原始公

平竞技的尚武思想。而这场竞技的结果则以滑稽为终。

《打登州》和中国多数武戏的既有格局一样，戏弄和

滑稽的成色占据了戏曲美学的主导地位，瓦岗寨众英

豪的到达，尤其是罗成的助战，扭转了秦琼和杨林斗

法的强弱对比天平。杨林上马与瓦岗英豪一一过招，

终因斗不过克星罗成而落荒而逃。戏曲以戏弄之法收

场为迫不得已之结局选择。

杨林以豪侠面目出场不仅未曾削减瓦岗人士的英

雄气，反倒给瓦岗众侠的豪情添足了分量。《打登州》

情节有独特性。通常的豪侠戏讲的是正邪之争，正方

豪侠，反方奸佞。但在《打登州》里冲突双方阵营的

重要人物身上都弥漫着豪侠气。侠气有交互传染之社

会功效，杨林以邪派枭雄身份衬托出了瓦岗中英豪的

正生身份，突出了整本戏里所崇尚的江湖本位的戏曲

理想。靠山王杨林身为王爷，应是皇家势力代表，以

常例属于正统的、体面的、高贵的、官方的、正确的

甚至是正义力量的代表，但《打登州》则走入戏拟一

途，杨林化为反角，秦琼及瓦岗英豪升为正角。如此

的情节安排要付出很高代价，因为正邪倒转势必引起

是非颠倒。绿林人物化成正角，在野豪士登堂入室，

本身具有颠覆传统情节和价值观念的含义。正是在此

种价值选择的驱导下，杨林的正义性发生了质变。如

此的戏曲化处理方法确实为杨林的角色价值定位出了

难题。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打登州》的常规处理手

法本有两种，一是妖魔化杨林，将戏曲的忠奸对立彻

底倒置，重新确立儒学正统的正邪观念；二是妖魔化

瓦岗寨众英雄，视之为败坏朝廷纲纪的不法之徒，《打

登州》变成捉盗捕匪之类的擒匪戏。然而，《打登州》

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选择了第三条路线，视杨林和秦琼

皆为人格有缺陷的豪杰。杨林心胸偏狭，寻仇于秦琼；

瓦岗寨众好汉本性依旧，只在打斗上与杨林较劲，不

在是非上与之周旋。这就构成了《打登州》崇尚侠义、

蔑视法统的价值观念。《打登州》选择的是一种以和

睦为美好、以圆满为归拢的侠义戏的传统路径。

靠山王杨林成为戏曲反角的角色处理方式包含了

对皇家成员的戏弄成分。但是，《打登州》并未将杨

林简单化处理，而将其置于和瓦岗寨众豪杰具有同等

价值平台上并借以开展情节。此为《打登州》情节艺

术中精致入微之处，它顺从了豪侠本位的思想，而非

血统决定论的等级制观念。杨林出场词唱出的是其豪

华富贵的出身。

掌握兵权，貔貅百万。威名显，血战争先，谁敢

将令犯。恼恨秦琼做事差，长叶岭前伤孤家。孤命王

周到历城，捉拿秦琼正军法。孤，靠山王杨林。只因

秦琼在长叶岭伤孤一锏，至今冤仇未报，我不免命王

周到山东历城县，捉拿秦琼，以报当年一锏之仇。[10]

杨林以英雄的面目而非强力人物的面目登场，暗

示出他身为靠山王的权要地位。他对秦琼之恨，仅是

出于其位尊不可轻犯之原则，因此，他有权惩戒秦琼。

第五场他对秦琼的刻薄，第八场杨林叫秦琼玩锏，则

是一出很令人叫绝的戏。它迫使一种极端的对立和冲

突状态转移成温情的形式，使得情节在即将中断的关

口起死回生，亮出一道出人意料的闪光。剧情在令人

绝望的时候紧急刹车，进入到一马平川的阳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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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戏剧性格逻辑和冲突理论来推导，杨林以刑

代杀足以害灭秦琼，然而，杨林赏锏之欲不仅拯救了

秦琼，还挽救了剧情，这对敌对双方的主要人物来讲

都具有超脱意味，戏曲进入游戏之状，情节和细节均

受到某种看似儿戏举措的冲击；紧张而疯狂的复仇活

动一时间渗透进了武艺欣赏、游戏天下的因素，剧情

的紧张关系顿时得到蚀灭性消解。

《打登州》的核心意象在八月中旬的夜晚，夜晚

的核心镜像在所谓的“三盏红灯”的预设。此细节既

有无限的装饰性，还兼备民间风情，颇有观赏元素。

红色在中国民间风俗中一直有吉祥的寓意。三盏红灯

的特殊文化含义直接导致了戏剧紧张关系的全面消解，

秦琼在纵马扬锏的场面下恢复了英豪气概。两种敌对

的势力，重新整顿出彩，形成一种积极对抗的均势。

杨林的净角行当未曾完全突破角色的限制，因此，

程式化的演剧模式只能戏弄人物，不可再现真实生活，

这恰是杨林能与秦琼无法在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层面

上共同比武的前提。《打登州》仅将杨林做出简单的

游戏性处理，仅为补救秦琼性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杨林角色所带有的虚幻色彩，实为后场瓦岗英豪全体

出动的武林对决铺设了一条不太成功的剧情轨道，演

剧遵守的是角色和教化双重选择原则而非历史真实之

定律。

（3）史大奈以野性豪杰类型的人物突现花脸人格。

史大奈是二花脸，兼有丑角成色。他是全剧的亮点。

在一出以乡村生活为主体的戏曲里，失去了二花脸会

减少成色。史大奈登场道白传递出英豪气概。

嘿！虎瘦雄心在，踏破花世界。有人问咱名，俺

是将英才。俺，史大奈，今有秦二哥登州有难。是咱

奉了徐三哥之命，前去搭救于他。看呐！天时不早，

就此走遭也。广武山前聚义在，好汉一人下山来。秦

二哥本是天蓬帅，徐三哥八卦阴阳巧安排。单独差俺

史大奈，不分夜昼我下山来。甩开了大步我就急忙往

前迈。就是神鬼难解开。[11]

王周和史大奈联手放走秦琼之后，剧情逼入绝境，

而剧作起死回生之做法则是穿插了王周为秦琼写信的

细节，迫使剧情节外生枝。此中之因仍是史大奈要求

与王周比试刀剑之细节，史大奈之举，仅是试试王周

的胆量如何。写信细节引逗出史大奈舞刀之举，竟无

事生非地闹出系列情趣，尽显乡俗戏曲风情。

较诸性格稳重的秦琼，史大奈的个性以火暴幽默

凸显。史大奈初见王周，未曾数语便舞刀威吓，那把

生猛之刀成了史大奈的性格徽号。王周舞剑对应则构

成了江湖决杀的格局。于是，王周的温和，秦琼的老

成，史大奈的暴烈，构成了性格三角对立关系。史大

奈仍想试试王周胆量如何，王周则反复回应“胆量是

好的。”[12] 一语竟连说数次，宛如儿童戏言，颇显史

大奈心地单纯却性格执着的个性，而其直白的台词映

出丑角本色，演示出粗野浑厚、单纯愚憨的乡土幽默

情调。

《打登州》始终潜伏着细节大于情节的成势。戏

曲的细节掩藏于看似不经意的对白当中，情节推进细

节成为本剧的主流。史大奈身上隐藏的憨直可爱的素

质仍以细节呈现，史大奈观看王周代笔为秦琼写信，

竟如疯人呓语一般，连说三遍“二哥你要说哎！罗爷

你要写！”憨直之语可笑可爱。史大奈自己筋肉扭伤，

有仅说“整顿整顿就好了啊！”以山东方言语自嘲。

更可笑者，史大奈佯装要走却赖在窗口不动，虚荣心

驱使他只想偷听房内秦琼、王周对他的评价。秦琼将

计就计，只好与王周联手再演戏中戏。

秦琼：“罗贤弟，史贤弟在瓦岗寨内，不算第一

条英雄，也算第二啊！”王周：“是条好汉！”秦琼

点头：“是条好汉！”史大奈：“喳喳喳！他二人背

地里夸赞于我，恨不得生双翅飞回山坡。”[13]

本出的收场以墙里墙外的秦琼、王周、史大奈三

人大笑为标志。这种乐观景况显出了简单得近乎简陋

的成色，但是，这确是晚清鲁省乡村民众基本的快感

来源。简单的生活决定了简朴的思维，单调的生活节

奏附带出了鄙陋的人格兴趣。戏曲同样不可超越时代

和地域的局限。

史大奈单纯、豁达、幽默的个性，完全以细节的

面貌呈现出来。《打登州》以细节决定情节并以情节

主宰武戏风格，此种曲道路的优势即在于可为观众示

范出明确的动作性模仿范例。《打登州》喜剧性的乐

观精神，含盖掉现实生活中险恶的真实战斗，其深刻

的喜剧性反映了完整的礼俗社会道统秩序下武戏本身

对强大的儒学本位文化体系天然的依附性和妥协性。

史大奈的憨厚个性，集中体现了山东乃至华北农民所

认可的英豪特征。其为诸如义和团民众所欣赏，几成

水到渠成之势。

2     侠义气质融解为山东地区基本的文化风尚

依照现代观念看，义气思想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

甚至有反法制、反理性和反现代内涵。情大于法的社会，

很难保证不是原始血缘化的或乌托邦的社会。为了兄

弟义气，史大奈可以毫不留情地举刀杀王周。同样是

为了义气，秦琼却不愿意牵连王周，宁愿赴登州受难，

更不愿跟史大奈逃往象征乌托邦自由境地的瓦岗寨。

由三个男人营造出来的戏曲场境，很快就进入一种为

义而舍生忘死的状态。义的精神成了这出戏唯一的座

标系，同时还是联系戏剧人物的主轴线。

（1）尚侠作风构成了鲁省民众的民间想象。侠义

思想对法制社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它在独特的社

会圈子内常能显出超强的笼络情感优势，特别是由义

气思想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美，完全成了礼制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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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森严而温情缺失的填充体。联系到义和团作为一种

战斗的团体，团员多为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农民，观

看这样的武戏，势必要引起更多的共鸣。

义气思想实为义和团联结各方人士并建立感情的

唯一纽带，山东民众在观赏《打登州》的激动场面时

可获得侠义精神，而戏曲中特有的乐观情态和幽默感

和义和团众的处事精神不谋而合。晚清义和团众参加

京津战斗而不失乐观姿态，格杀而保持超然心态，请

神上法而心甘情愿领受童贞情操，都播扬有《打登州》

中相对单纯的处世原则。《打登州》中所表达的简单

而诚朴的人际关系、仗义而团结的友爱精神以及幽默

而豁达的达观态度，都成了义和团众的参照对象。戏

中情和情中戏组成了义和团的行为动机，激起了他们

敢于面对强敌的勇气，《打登州》已成义和团人格的

原始镜像，此镜像处处体现出鲁省基础民众的惯性做

派。《打登州》即充满山东人的豪爽气，第四场程咬

金的道白即深染侠风。

众家兄弟少礼啊！昔日草鞋今日靴，瓦岗寨上逞

雄威。有人问孤名和姓，孤是咬金程志杰。孤混世魔

王程咬金，弟兄三十六人，贾家楼结拜大反山东，来

到瓦岗寨，众家兄弟立我为尊，闻听秦二哥山下有难，

命史大奈贤弟下山打探，未见回报，叫孤放心不下也。[14]

程咬金的道白里包含三层镜像，第一，是瓦岗英

豪是聚义团体，兄弟有难，八方支援，实行的是集团

内部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是交代了瓦岗英雄仍然

是个武装团体，具有相当高程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第三，瓦岗英豪各个个性鲜明，却处在一种独立于正

统王权之外的权力核心，程咬金无端的称孤道寡即和

义和团的许多立志称王的首领有相似之处。晚清方志

和士绅笔记多次提及乡民称帝事，则为程咬金形象的

戏剧性的复活现象。丑角类形象的程咬金实为晚清风

雨飘摇时节草民萌生至高权力梦想的典范。消解了神

圣性的侠，程咬金便只剩下了丑角的外型，而其作为

江湖首领原初的巫师人格则早已褪隐不显。

《打登州》并未超越儒家正统的藩篱，受儒学为

尊思想的影响，即便是武戏，其中的和睦精神依然存

在且大量浸透于戏曲人物身上，形成了情节艺术中的

的人格力量。中国武戏说到底是侠与儒合流的产物，

以侠为骨骼，以儒为血肉，其中，和睦的理想始终灌

注在主人公身上。《打登州》虽属侠义戏或豪侠戏，

侠义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其主要魅力还在于它体现出

了内在的修睦精神。可见，侠义理想在《打登州》中

变成了普遍化的信仰，这种思想几乎跟随着瓦岗寨众

英豪的步伐一同组合成了戏曲情节。侠义观念随着人

物之间复杂关系链的打开，步入到一种以豪情决定尊

严的地步，几组人物的性格恰在如此背景下展开。

（2）《打登州》设计出一种乡村乌托邦情境。第

九场和第十场就为乡野化的乌托邦社会增添了至关重

要一层色彩。如第九场，王伯党单挑杨林。

徐茂公对王伯党道：“少时若要到了两军阵前，

遇见杨林老贼，必须通罗贤弟的名字。”众人：“却

是为何？”徐茂公：“老贼怕的是罗成。”众人：“我

等记下了。”[15]

戏曲故意排演出杨林怕罗成的神话，反映出的一

物降一物的动物学原则，突出了以原始崇拜为基本信

念体系的江湖作风。所谓一物降一物的传说，有两层

含义，除了武功相克之外，还保留了动物世界的普遍

实情，即社会学界常说的丛林法则。在丛林世界，老

鼠天生怕猫，羚羊惧怕猎豹，麋鹿厌恶老虎等，体现

出了自然世界的食物链状况。江湖世界素来崇拜强弱

对比的力量之美，而抗拒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召。儒讲

善恶，侠尚强弱，因此，一物降一物的传说素为江湖

流行语汇，且隐括出江湖世界人际游戏的潜在规则。

中国戏曲具有不同于西方戏剧的特点，其崇尚意境而

反对冲突或淡化对抗的传统，要求戏曲不必追求所谓

出人意料的结局。《打登州》一如既往地因袭此模式，

其结尾始终在预料之中。对抗的两派在一种类似以和

睦为主题的乡村比武大会上戛然结束。杨林未得妖魔

化待遇，而是世俗化、幽默化、消释化、解构化了。《打

登州》乡村化的成色必然驱使其不失时机地灌注和睦

精神。杨林作为反派角色，在最后的决斗中仅仅是战

败而逃并未死亡，这反映出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中国戏

剧精神之根性传统。儒学化解极端性矛盾的能量于此

得以循环式再现。

（3）《打登州》中侠义思想对儒学精神具有消解

功能。戏曲中的反儒学倾向体现于细节。秦琼和瓦岗

寨众豪杰的关系，既情同手足，亦各自为战；有充沛

的侠性，还不失各有灵动的亲善之谊。尤俊达与店小

二之间，彼此揶揄却又温和可亲。即便是杨林与秦琼，

双方皆可以超越敌对关系。两人虽同处于敌我对抗的

狭窄体系，杨林却执意要观赏秦琼的那套盖世无双的

锏法，有其积极的心理动因，豪情大于敌情，友情盖

过伪情，真情胜过矫情。当然，《打登州》还是英雄戏，

英雄豪杰的排场和台词充斥在戏曲内外。剧中人物或

多或少皆有英雄气。第一场，仅仅是一介差官的王周

也自诩为英雄豪杰：“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16]

受到乡土风情影响，瓦岗寨上的英豪同样人人以英豪

自居，且以团队合群、自强不屈的江湖强者自诩。

作为反映瓦岗寨好汉题材的武戏，此戏有多元内

涵。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便是洋溢在戏里戏外的侠义精

神。侠义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利他主义思想的认同上。

侠的观念来自先秦时期，后经秦汉以后，侠的思想虽

微有变化，但基本精神保持完整。整个封建王朝时期，

英雄豪杰的信仰体系里都离不开义气，《打登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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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例外。瓦岗寨众英豪皆为视义气为生命线之人，依

照现代人的观念看来，其侠义之气略近于迂腐地步，

但在古代却是江湖豪士的基本信念，属于传统中国的

武士信仰。《打登州》浓郁的侠义思想，散发出武戏

信仰和动作的双重能量，凸显出了人伦之美和男性群

体生活的理想主义境界。如此严整的侠义文化融同力

则极易与义和团民的精神世界联结。

3     艺术演示乡土豪杰戏的特有风味

（1）公案戏的悬疑性。《打登州》的情节水准较

高，其悬疑性就设计得自然、巧妙。史大奈见秦琼，

想告诉他搭救的计划，却又不好直说，担心泄露机密，

只好用隐语，这便形成了戏曲中的戏中戏场面。故意

设计出同音词，形成听觉错位，造成重叠多元的潜台词。

秦琼：“来的史……”史大奈：“呃！咱与你素

不相识，你使唤哪个，你使唤哪个？你使唤哪个呀？”

店小二：“嘿嘿，大台您哪！他呀！使唤小店家我！”

史大奈：“咦！这个王八日的倒会讲话呀！（看秦琼）

壮士俺看你这个人面黄巴巴，想是有病啊！”秦琼点

头道：“不错，俺有病。你可能医么？”史大奈：“咱

不为医你的病，俺还不来么呢！来来来！（取药包）

俺这里有丸药一包，膏药两张，前心一张，后心一张，

一更服药，二更发躁，到了三更么，哎！还要动手动

脚呢！”秦琼：“但不知以何物为引哪？”史大奈：

“三把黄土为药引，里八颗，外八颗。”秦琼：“噢！

多谢壮士。”史大奈：“嘿！你要记下了哇！”[17]

正是这个“里八颗，外八颗”的台词，成了剧中

的核心台词，它不仅反映了戏曲作为空间艺术特有的

尚重复重简约的特性，还为观众提供了类似口头禅一

样的语言笑料，为后面的喜剧情节做好了铺垫，使悬

疑的剧情呈现出平稳化态势。

（2）情法对抗的愁绪。情和法的对立，一直是武

戏和小说情节的基本对抗模式。《打登州》里的王周

做通了秦琼的工作，答应放秦琼逃走，秦琼欲走，却

又因为“两腿疼痛，难以行走。”危难时期，史大奈

这才想起修书信一封，搬兵救人的好主张，戏曲情节

顿时到了柳暗花明的境地，秦琼却再度陷入困境：“愚

兄膀臂疼痛，难以提笔啊！”情节再度陷入僵局。王

周出面代笔，答应请求瓦岗寨众人搭救秦琼，化解了

情节中临时出现的矛盾。戏曲在情法对立的情景中挣

扎良久，终以江湖手法了断世俗恩怨。

情法对立的情节还体现在一场之中的突然转折过

程。如第五场，王周将秦琼押交杨林。

杨林命王周：“将秦琼押至在丹墀下，叫孤王下

位来我仔细问他，脱袍，露出了玲珑铠甲。棒来，虬

龙棒在孤的手中拿，小秦琼，他好比，孤魂冤鬼，有

孤王比阎罗半点不差。手执虬龙往下打。”

杨林打秦琼：“震得孤家虎口麻。”

杨林命王周：“秦琼身旁带着何物响亮啊！”

王周搜出秦琼身上的霹雳双锏。

杨林睹物思旧，命令撤去秦琼双锏：“到如今带

什么霹雳锏，孤为此锏结下冤，二次虬龙朝下打。”

王周生怕杨林打死秦琼，连忙上前阻拦。

杨林：“我儿因何拦阻？”

王周：“一棍将他打死，岂不便宜了他。将他暂

押石洞之内，八月十五，大游四门，再一棍将他打死，

岂不扬名天下。”

杨林：“哪个扬名天下？”

王周：“父王扬名天下。”

杨林：“好哇！孤将秦琼交付你。”

王周：“八月十五论高低。”[18]

王周心向秦琼，却又身为杨林义子，双重的身份，

必然表现出矛盾的情态，因此才说出“岂不扬名天下”

这样摸棱两可的话语，却为老辣的杨林发觉；杨林反

问，才有王周的巧妙周旋。杨林的性格特征是风风火

火，反映了他豪爽粗鲁、恩仇分明的一面；而对王周

言听计从，则显示了他心底善良、爱子心切的柔情。

当然，作为角色化了的杨林，其作风和大花脸形象特

有的包容性格是吻合的，具有性格和角色整一的美。

由于角色的限定性，古典戏曲的人物冲突无法出现你

死我活的情境。行当的错位，实际上软化了冲突力度，

在此意义上说，古典戏曲皆有喜剧因素。《打登州》

特意安排了大量的血缘性情感元素，秦琼、罗成、王周、

杨林四人之间，都构成了亲戚关系，血缘之上的原则，

完整地贯彻在戏曲当中。即便是瓦岗寨中人，虽然无

直接的血缘联系，却都是结拜兄弟，为虚拟的亲兄弟。

义和团同样如此，团众以团为根，以义当先的行

事纲领，与《打登州》人物的群体的凝聚力以及其所

扬示的乡土的同根性具有高度的相融律。

（3）乡土化的细节刻画艺术。古代军事活动是有

法则可循的，即便是冷兵器时代，其作战过程也有军

事学的规律可遵行。通常而言，两军交战，军力、士气、

武器装备、训练水准、战术组合等因素居主要地位，

将领的战术素养和个人品德或许还可以起到相当大的

作用，但是，军事领袖的个人气质却并非战争胜负的

焦点。敌对双方的主要将领的个人斗法式决斗通常不

会出现。但是，戏曲特殊的虚拟性就在于营造出一种

在战事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虚拟战斗景象。

《打登州》所表现的瓦岗好汉营救秦琼的活动好

象不是谋略与战术、战略与军事的较量，而成了杨林

和罗成演绎出的人格战役和武功炫耀。射红灯是个引

子，罗成虽为次要人物，却成了主导这场决战的幕后

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思维，即所谓巨人也有弱

点的传说故事，或者说，人人皆有盲点，最强大的人

也有强敌。杨林惧怕罗成，究竟是何时何地留下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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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性心理阴影，早已失去了逻辑的依据。更为可怕的是，

戏曲的逻辑力量推进到这里早已变得举步维艰，似乎

民间的斗法竟成了乡村社火的一道风景线，此种风情

在事先设计好了的程序里不停顿地演变出新的质体，

并为后来更为新异的戏剧情节提供源源不断的革新要

素。

罗成这一形象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化作了一种美

和强力的象征物。第十场罗成和杨林的高峰对决，更

能够说明乡村的戏谑化戏曲在反映乡土生活中的高度

游戏性心态。但是，罗成只能说是这出戏的一个影子，

或者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了的王者，他的统摄力从他

尚未出场即已判定。于是，戏曲的真正冲突转变成了

杨林和罗成的对抗，罗成降服杨林，几成程式化的演示。

剧情的简陋化处置，使得《打登州》变成了一种缺失

了意义元素的简单仪式，戏曲和仪式在绕过了很多弯

道之后，重新汇聚到这里。

（4）《打登州》的创新缺憾。《打登州》很适合

乡土民众观赏，因此，其戏曲惯性延续了旧式格局，

但是，其创新力度不够是一大残缺。如史大奈的性格

和做派象很像元杂剧《李逵负荆》中的李逵。天真、

粗暴、乐观、仗义，没心没肺，却又机警过人；做事

干练，还幽默乐天。他解救秦琼的暗号是：“三更天，

三把黄土为药引，里八颗，外八颗。”[19] 戏曲使用了

双关语，既叫观众看得懂，又有地方风味，可使观众

长久咀嚼，其台词之经典化甚至达到了令人反复咀嚼

的高度。但是，这样的风趣仍失诸简单化和程式化。

一种程式融化为反复出现的对话模式里，观众的审美

疲劳便无以消除。

史大奈的人物形象塑造略有粗疏之处。如他三次

提刀舞弄杀王周，却看不到任何合乎性格逻辑的地方，

更劣者还在于这样做破坏了剧情的真实性。史大奈三

度杀王周几乎与剧情丧失了因果联系，虽能高度映衬

史大奈为人的风趣，做事的执着，而失去的是人物心

理演变的自然性。例如，史大奈举刀杀人的动作，却

只为“试试他的胆量”。这样处理有两种可能，一是

美化了史大奈。史大奈原本即为绿林人士，亡命瓦岗寨，

才成了豪杰英雄，他屡举刀剑而无结果的虚拟式做派，

更像是搞暗杀的高手，或者是行讹诈的流氓，而远离

了英雄体系中的侠客品质。二是剧情的败笔。《打登州》

想烘托史大奈的豪情壮志，却忽视了他性格真实性的

逻辑关系。那么，戏剧人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就受到

损害。因为，如果在侠义戏同一人物身上出现了非英

雄性，就会削弱整个狭义戏豪气冲天的风味，从而降

低豪杰戏的成色。为挽救戏曲的情节合理性，剧作家

特意安排了王周作响应，他也多次说：“胆量是好的”，

以告诫观众，戏曲的基本精神仍是尚武的豪情戏，戏

曲还特意加上了秦琼的帮腔：“他的胆量是好的！”

戏曲的台词设计旨在表达王周、秦琼、史大奈三人之

间惺惺相惜的场景，却忽视了豪杰只有在和非豪杰的

对比中才这可以实现其理想的剧场效果的浅近道理。

恰是此种对比度的失衡，使得《打登州》中主角史大

奈和秦琼的形象受到了屈抑。

《打登州》戏曲风格的连续性存在缺失。由于戏

曲过于追求喜剧效果，却忽略了幽默和豁达的兼容规

律。其实，幽默无法兼容豁达。幽默的本质是愚，属

于对非所爱对象施加嘲讽力量而失败的情态。幽默固

然可以摆脱紧张，但是，幽默必须以嘲弄对象的柔弱

化、降解化和退缩化为条件。一旦讽喻对象出现了坚

挺迹象，幽默自身就会坍塌，成为审美中活动中的败

笔。豁达的本质是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表现，它所

追求的是整一、和谐、圆满，因此，幽默和豁达很难

调和。当然，与这两种美学观念有关联还有讽刺艺术。

讽刺的本质是恶，讽刺追求的是对敌手施加最大强度

的扭曲化处置，而非置之于死地，它属于人类排除异

己的柔和形态。如果一味排斥对手，达到了极端状态，

便会形成崇高美，那属于另一种美学范畴了。

最后须指明，《打登州》的结局仍旧未能摆脱大

团圆的模式，秦琼终于为瓦岗豪杰救出登州，时间恰

为一轮名月当空挂的中秋节。月在天边，人在瓦岗，

豪士风流，人伦美丽，共同烘托出了男人和男人之间

的欢乐大戏。充其量加上一个“那时节杀一个里应外

合，”以战斗的美结束侠义之士的具体生活场景。高

度理想化和狂欢化的中秋节，表现的仍是祥和的美学

风范，而非纯正的豪侠意境。

当然，《打登州》还远非精美细致的武戏作品，

其外在的热闹，掩饰不了内在的单纯。但是，那种热

闹非凡的瓦岗寨式的乌托邦，正和华北地区民众相对

质朴的心境相吻合。月夜飞锏、红灯高挂的场景，很

可能会成为义和团民想象中的理想起事空间。武戏的

动作寓意和剧场的虚幻景象，恰到好处地融在一起。

山东地方乃至华北地区义和团的团民就生活在这样的

氛围当中。他们祖辈都依恋在这方水土上，感受瓦岗

寨众多英豪们的侠义精神，体味英豪故事中的言谈举

止、形态做派。高度武戏化的氛围直接造就了山东人

的尚侠性格。武戏的乡土化根性，还影响到了华北平

原广袤土地上民众的思维惯性，组成了华北农民最为

普遍的心理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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